
32

中篇小说奖

授奖辞：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品格，同时伴随着浪
漫的抒情精神和倔强的青春理想。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浓缩社
会生活的特定形态，展现着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

获奖感言：《世间已无陈金芳》这篇小说写作于2014年，初衷是想表现经济高速
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了机会，在
烈火烹油之后宿命地归于失败，但也有着令人唏嘘的悲剧意味和英雄色彩。他们
和19世纪欧洲的于连、拉斯蒂涅，20世纪美国的盖茨比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而这
种呼应关系本身似乎在从一个侧面说明着中国这片土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种
种巨变。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写作也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各式各样的价值。它
可以通过娱乐自己而忘却别人，也可以通过娱乐别人而养活自己。它可以是大众
面前的表演，表演的内容仅仅是“在写作”，也可以是独属于一个人的秘密，秘密得
绝不承认自己“在写作”。各式各样的写作有着各式各样的传统，而在诸多传统之
中，我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去继承的，是发祥于100年前，被称为“新文学”的那个传
统。中国的新变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使得文学写作有可能成为一项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工作。我深感自己必须拿出更真挚的态度、更诚恳的精神，才能回馈我
们的传统与时代。

授奖辞：阿来的《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

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

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获奖感言：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与过去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
延”。而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
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
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
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写作中，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
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
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
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
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
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
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授奖辞：尹学芸的《李海叔叔》真切沉实，丰沛诚恳。两个家庭，互为远方而又

情深义长，真挚、隐瞒、想象、误解和体谅层叠缠绕，百感交集。这是典型的中国故

事，于曲尽人情中见时代变迁，牵动着人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

获奖感言：我写小说一直是有目标的。很多年前，我写作是为了父亲，因为父
亲曾对我寄予希望。后来，女儿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的目标又改了方向，我
觉得，我得为女儿树立榜样。我一年写三四个中篇，五六个短篇，十几篇散文，或者
做专栏写随笔。稿子无论发在哪里，都觉得这一年过得还可以。再后来，女儿长大
了，为她写作的话自己都羞于出口了，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一些看过我的小说，
或者编过我的小说的人，总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再上个台阶。我特
别受不了别人对我失望，只得再努力一下试试。于是，2014年写了10个中篇，第一
篇就是《李海叔叔》。《李海叔叔》不是在书斋里编出来的。我的叔叔就叫李海，他跟我
家有着数不清的牵连。有一天我问母亲，还记得李海吗?我82岁的母亲一点都不糊
涂，可她认真地问我：李海是谁？那一刻，我简直如五雷轰顶，衰老原来那样可怕，它
会像偷儿一样偷空你所有的储存，把你的昨天一笔勾销。我反复启发，母亲终于想起
了曾经有过这么个人，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关联，母亲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那一
刻，我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了。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是触发了很多人共同的
情感记忆，那段日子饥肠辘辘，所有的李海叔叔们莫不与此相关。

授奖辞：小白的《封锁》体现着对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深湛理解和精密探索。

天衣无缝的圈套与周详赅博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与确凿的风俗还原，虚与实相生

相长，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烈光芒。

获奖感言：20世纪初，在西太平洋一些群岛上仍分散居住着很多原始部落。他
们各自说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日常所需完全自给自足，但在这些群岛间，却发展
出一种范围广泛的、极有规律的贸易活动——库拉贸易。围绕着库拉贸易，这些土
著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交易网络。这种复杂的贸易活动既不给他
们带来利润，也不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在库拉贸易中真正增值的，其实是那
些神话、传奇、故事和歌谣，或者说文学。不同族群的交往、地理上的冒险、各种语
言风俗间的碰撞融合，让那些相隔千里的岛屿居民结合成一种文学共同体。人们
在不同的地方讲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用不同的语言歌颂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故
事人物，由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得到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伦理。文学很可能是人
类最早的交易对象，文学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通货。一万年以前，不管是居
住在山顶上、洞穴中或者岛屿上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了文学，他们才会结为一体，才
会共同创造出今天的人类文明。今天，我们有了全球一体化的观念，与此同时，新
的藩篱却似乎正在生成。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我们应该有信心、也有责任发明出
新的故事，来面对和回应新的问题。文学可以内省，但文学不应该内卷。

授奖辞：肖江虹的《傩面》丰厚饱满，深怀乡愁。在归来的游子和最后的傩面师

之间，展开“变”与“不变”的对话，表达着对生命安居的诗意想象。“返乡”这一空间

性的时代主题由此获得永恒往复的时间维度。

获奖感言：2013年我写了《蛊镇》，2014 年我写了《悬棺》，2016 年我写了《傩
面》。三部小说都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它们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
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我记录这些消逝
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记
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
包容心。

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就是写
人的困境。所谓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
等，写出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苦痛。作家用笔讲述人类在时代里面的困境。我
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作家需要发现困境讲述困境，应该让大家感受到的不光是消失
掉的东西，还应该让大家看到天边的亮光。我们要不断往前走，人类的脚步是停不
下来的。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物事，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边。
但是在行走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
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赶。

短篇小说奖

授奖辞：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回到传奇志异的小说传统，回到地方性知

识和风俗，于奇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怀，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精金碎

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标志出小小说创作的“绝句”境界。

获奖感言：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于
一个年老的作家则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然而，这次获奖对于我还有另一重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投身现代化冲击下濒危的文化遗产抢救中，渐渐放下了一
己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几乎完全中断了小说创作。这使我与读者疏离开来并渐行
渐远。这对于一个已和读者融为一体的作家来说，是常常感到“痛苦”的事，可是抢
救与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使命是时代性的，不能拒绝。我别无选择，只有听命
于时代，听命于文化的责任。直到2013年我年过70，行动力差了，在书斋的时间多
了，文学又情不自禁地返回到我的身上。获奖帮助我重温这种文学感觉。这似乎
告诉我“你这老头儿还行，还能接着写”。这不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吗？

尽管我热爱文学，但文学于我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它仍然是我的一种纯粹的
精神生活与精神事业。我对文学和文字始终是敬畏的，它不能亵渎，不能戏弄，
它是一种苦苦的追求与探索，也是没有尽头的创造和再创造。文学既是孤独
的，也不是孤独的。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因此，我会与文学、与读者相伴
终生。

授奖辞：弋舟的《出警》体现着对心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不回避人性的幽暗

和荒凉，更以执著的耐心求证着责任和疗救。在急剧扩张的城市边缘，在喧嚣的人

群中，被遗忘的也被守望着，令人战栗的冷被一盏灯不懈地寻找、照亮。

获奖感言：一个作家的根本气质乃至在文学中处理世界的独特方式，总会有一
个限定，而这篇《出警》，可能在朋友和读者的眼里，超出了作为小说家的我的限
定。我承认，驱动着我的，首先是一个社会事件。我从不以新闻驱动写作的灵感。
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写一本小说集，并且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这本集子，
正是因为我想要忠实地记录“现在进行时”。这首先是对于时间的忠实，是对身在
时间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时的态度的忠实。如果说，写作亦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
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让那一面越来
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
和世界交流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会令人起疑。写作《出警》，我只是想忠
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实相去解释自身，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

“社会性”纷纭的表象。我知道，惟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人
的本意，才能犹如摩挲硬币的两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也许就此，我
写作的姿势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感谢所
有的评委，你们或许都不曾想到，你们激活了我的另一根指头。

授奖辞：朱辉的《七层宝塔》直面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围绕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

的变化，敏锐地打开农民邻里矛盾中隐含的经济、文化、伦理向度，在典型环境中生

动地刻画人物，显示了充沛的现实主义力量。

获奖感言：写作的人都有一片痴心、痴情。《七层宝塔》对我来说，是个异数。虽
然早期的《暗红与枯白》《红花地》《驴皮记》等篇什得到过不少褒奖，但我已经多年
不写农村了。2009年前，我一口气写了四个长篇，此后只写短篇，专注于知识分子
和都市情感。我沉溺其中，乐此不疲。2016年春节前，我参加活动，参观新农村建
设的样板房。房子很漂亮，但是我看到市民广场的居民，他们的谈吐、样貌和举止，
显然还是农民。我当时心中一凛，觉得我可以写个小说了。兴奋导致嘴快，一不留
神我宣布了我要写。这一来造成了某种被动，不写自己都觉得是放空炮。我想了
一年多，某一日，头脑里突然出现了“村庄竖起来”这句话，立即就能写了。

七层宝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七”看来是我的幸运数字。宝塔层数都是单
数，其中七层最为常见，这里头自有道理，有点玄妙。曾经以为，学水利是个弯路，
但如果缺少在农田水利工程上的基本训练，少了依然在搞农村水土资源规划的妻
子回家对我的唠叨，倘若没有17岁以前的小镇生活经验，《七层宝塔》即使写出来，
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感谢鲁奖评委会。你们的肯定，让我深受鼓舞。

报告文学奖

授奖辞：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凝练有力，是短篇报告

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追记领袖与作家之间的往事，表现高山流水的相知与情

义。人物性格跃然纸上，高风亮节令人神往。

获奖感言：过去对于领袖人物，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高大全”，而恰
恰这种写法，让作品脱离了群众。所以，我把总书记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出生
活中、工作中本色的他。他与大山是朋友，与我们也是朋友。《朋友》里，不能有任何
虚构和想象。即使是一些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史实，我也要慎重地选择使用。我在
坚守真实性的同时，特别注意艺术性。在整体行文叙述中，多借鉴古典小说、古典
散文的笔法，变换视角，开开合合，杂以闲笔，多用短句；在结构布局上，我追求一种
自然、浑圆的感觉，看似随意，实则用心。说到用心，在文章的思想性方面，我更是
别有用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试图提供一些思考，比如从尊重文化、尊重
人才的角度，从勤于读书、善于学习的角度，从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我认
为，总书记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同时，写作之
初，我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创造一个成语，像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等历
史上的著名成语故事一样，为中华文明史留下一段佳话。总之，这是一段千载难逢
的友谊故事，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和提升。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个
最恰当最准确的成语，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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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授奖辞：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映照着一个劳动者

的路，也映照着时代的变迁。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平凡的

一生，如凝练精警的诗篇，时有超拔壮阔的气象。其中贯彻

的深长祝福，体现着宽厚有情的小说精神。

获奖感言：听到获得鲁迅文学奖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江
苏泗阳采风，凑巧的是，透过住处的窗户，正看见运河在慢
悠悠地流淌。如同这篇《父亲的后视镜》里那个与共和国同
龄的“父亲”那样，在他独居的岁月里，一定有很多时候，站

授奖辞：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两种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是

生活意义的淬炼、生活之美的晕染。对物的珍惜，也是对心的珍重。精确的、闪亮

的、涓涓流溢的细节使心与物、人与人温暖地交融。

获奖感言：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那时候18岁，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也
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多远，只是因为发自真心的喜欢，从此就踏上了一条漫长的道
路，这条路甚至可能需要用一生去丈量，但是我无怨无悔地走着，因为文学带给我
的丰足和幸福，实在是大过了付出的汗水和艰辛。18年来，我坚持用最朴素的文
字，最真挚的情感，紧紧贴着地面，捕捉着、书写着、表达着西部乡村最底层广大普
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图景，构建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画面，呼唤人性深处的明亮
与温暖。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保持内心的清醒和宁静，不躁动，不媚俗，不迷
失自我，向着既定的方向继续书写，始终扎根在西海固深厚的泥土里，用一颗赤子
之心，热爱、感恩、拥抱养育我的土地，写这片土地上回汉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
对温暖人心的坚持，对内心信仰的坚守，对美好人性的守望，对幸福明天的向往；
写这片土地上，最普通大众的生存百态，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写时代变迁中乡村
世界的悲欢与离合，疼痛与坚守，撕扯与坚韧，泪水与欢笑，光明与希望。人生的
路很长，文学的路更长，书写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和文学始终相伴的
一生。

在杭州的运河边，面对流淌了2000多年依旧不息向前的河流，脑子里不断闪回他前半生的岁月，片段的、无序的、平淡的记忆，
水滴般形成他一个人的历史。

我试图写下这些没入小数点之后的人生，辉煌或者黯淡，幸福或者悲伤，惊心动魄或者平淡无奇，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我们
波澜壮阔的生活。写作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
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短篇小说在文学中是寂寞的，但我跟很多短篇小说作
家一样，心甘情愿被这种寂寞拥抱，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短篇小说的省略号后边，潜藏着每一位作家绵长的思考，深深的慨
叹，是一程又一程百感交集的旅途。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

阿来《蘑菇圈》

尹学芸《李海叔叔》

小白《封锁》

肖江虹《傩面》

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冯骥才《俗世奇人》（足本）

弋舟《出警》

朱辉《七层宝塔》

李春雷《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